
        
            
                
            
        

    
第一部分大四了,我可以牵你的手吗(1)

 

没看到宿舍里有人，都回家了，或者去度大学终极蜜月了。一个人真的不爽，水母和馒头不是说今天就过来陪我吗？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妈的，果然是魅力不行，想当初合计着找个女舍友，那多好，吃喝穿都不用愁，快步走进新时代，可是那帮白痴听说要找女舍友没人肯搬出去，隔壁宿舍也赶来蹲一个床位，整屋满满，致使伟大的计划一直难以实现。

越想越火，吃了一个礼拜的泡面，居然吃出了冰激凌的味道，看来我是要完蛋了。一群家伙都跑哪去了，总不能因为是大四了就不去上课吧，现在的大学生呀……翻翻床前的日历，公元2003年8月15日，嗯？TMD的还是暑假。

原来是这样，难怪不用上课，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嗯嗯？想了好久不得其解，突然觉得全身好不舒服，钻到床里继续困。之后一天以内我被手机吵醒，对方是个饱含阴柔内功的男人，他很深情地跟我说：“湘子，该来上课了，都旷了一节了。”

我问他：“暑假为什么要上课，神经病。”

他说：“重修啊，不然你这么早来干什么？”

我说：“哦。”

他说：“哦。”

就在哦发音结束的那一瞬间，啊的一声之后，我用尽毕生所学的污言秽语，以晴天霹雳之势，翻江倒海之气大骂那个阴柔男，以表示我对他不叫醒我的愤恨。

“可是我刚才没找到你电话号码。”

“神经，我和你睡一个宿舍，你要电话号码干什么？”

“……”

“……”

“你确定我们是在一个宿舍？！”

“靠，你不就睡在我对面吗？”话刚讲完，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

“怎么了？”

“这个……为什么我们宿舍只有一张床？！”

“……你确定你是在宿舍吗？！”

“！！”

原来，我已经搬出来住了！

十分钟以后，校园里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睡衣尖叫着狂奔的男人，他叫黄湘子。

重修？我一向很怀疑是不是用来敲诈我们的文明手段，于是很痛恨，当然我也一样痛恨我居然这么仁慈地给了别人这种机会。恍然间，为自己仁慈的伟大落下了晶莹的泪花。在泪花中朦胧地看到有一个中年男子在一面黑黑的墙壁上涂鸦，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干的事情，只是我那时候怎么都想不到干这种事情居然可以有这么多观众，包括我，都对他的每一个涂鸦进行反复地思考、分析。

翻了翻旁边一个同学的课本，表皮是绿色的，上面写着几个字：微积分。看着那三个字特别不爽，我完全可以理解孙悟空看到唐三藏三个字的感受了，由此可以推论紧箍咒的可行性。

我推了推旁边的同学：“水母，今晚有没有活动啊？我累得不行了。”

那人显得格外诧异，脸部的肌肉拉得跟猩猩的屁股一样，我想他应该在猜测他的脑袋是怎么和水母挂上钩的吧。

后面有人拍了我的肩膀，原来水母是坐在我后面，正捧着一本泳装美女杂志掩在微积分后面看得欢呢。我很后悔，很想对旁边的人道歉，比起水母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英俊的，至少也是灵长类。

水母说：“晚上有撮，是论坛的。”

我觉得很纳闷，论坛撮，那不就是见网友，而且一次性见很多个。不是说网络凶险，长什么样的都不知道，要是碰到一群长着显示屏脑袋的人，那不是要活活把我吓死，于是我坚持不去。

水母跟我说，我在论坛上混得好，很多人都想见我，要我非去不可。我很纳闷，问他，论坛上的人是不是都重修。他说不可能。

那我就奇怪，大好的假期居然还有不重修而放弃最终蜜月的人。我用极其猥亵、极其怀疑的眼神看着水母，可是他似乎非常正义、非常侠胆柔情地拍拍他臃肿的胸。

停了停，我说：“想不想要那部《玉女》？”

他一反常态地站起身来，大声说：“你TMD也太看不起我了，我是那种人吗？！”

我惊异无比于他的正义，而老师更惊异于在他的课上居然有人站起来大声说着和课程无关的事情。

那间教室经过七次纵波八次横波的强烈震动之后，我们居然活着走出了志远楼。不过显然水母挂科的危险系数提高了很多，而我……由于坚持以不认识这种没水平、没文化的人为由与他划清界限，方保无事。可是水母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显得格外开心，我想大概他是找到一个体面的挂科理由了吧。

我说：“你没事吧，笑嘻嘻的，是不是昨个又梦得满脸口水了，今天还神志不清？”水母再次出乎我意料地用眼角斜斜地看着我，我依稀可以看见有一个没洗干净脸而依然神采奕奕地挂在上面的眼屎。他然后很不屑甩了一下头，很惬意，我知道他作出毕生最酷的表情，而那个东西也依然神采奕奕。

“今晚即将改变我的生活……”在他龌龊的眼神里闪着零星的纯情。

“你……真的没问题？”作为朋友的我还是很担心他的，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以后谁叫我起床呀？

他哼哼地贼笑了一下，拍拍我的肩膀，然后像好莱坞的明星一样豪情万丈地奔赴十四号宿舍楼，在靠近大门零点一毫米的地方摔了一跤。

显然，前面一句只是我的良好愿望罢了。

为了抚平我因为愿望没有实现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挫折，我和水母在ＣＳ上互扔了一个下午的烟幕弹。很快就到了晚上。蹲在宿舍最阴暗的角落偷看水母的闭关模特表演，观众只有两个——我，还有那面镜子。显然他对另外一个观众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我。最令我担心的是，他用来表演的服装来源是六个开着的衣箱……幸好我的衣服已经搬出去，擦擦冷汗。经过一番秀衣表演之后，他挑定了一件满意的衣服穿上，然后很缓慢地向我走来，非常严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充满了信任。我知道的，我就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于是屁颠屁颠地跟着水母去了水莲，隔壁拉面馆的老板看到我就拼命地喊，搞得我很尴尬，人家也是中层阶级，偶尔也想小资一下嘛。水莲的战略格局确实很有讲究，顶层是情侣专用阴暗包厢。二层是提供给那些找到理由大撮的人们。至于最下层的嘛，这个真是很绝妙，比起双人桌大点，比起大撮的要小点，这是典型的灯泡桌，是那些甩不掉灯泡的情侣们的最佳选择，因此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某张桌上有个人在那里偷偷地咬牙齿，哎～所以这层是最下层并且采用玻璃墙，此层具有观赏价值，因而兼有微妙的拉客作用。老板真是高明呀！

听水母说那些人就在一楼等我们，于是我很是开心，因为我现在的身份顶多就是个灯泡，还轮不到我咬牙齿的时候。在高兴的同时，我被水母带到了靠近厕所的那张桌子旁边。我用余光看了一下，桌旁已经坐着三个人，一男两女，四个凳子……我正在考虑是否抢占这个位置的时候，水母那个大屁股磠当就压在上面了。没等我发功，水母便噼里啪啦和对面的女生侃上了。等我把注意力从椅子问题转到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

“水狐狸？是……是你？水母还跟我说什么新坛友来着……”水狐狸是我认识很久的坛上的朋友，也是难得的网络美女。

我立刻把眼睛转向水母，水母低着头噼里啪啦地吃。MD，难怪今天不正常，原来是约了水狐狸出来。

服务小姐递给我一把椅子，我选择一个最佳的观看角度坐好。看见水狐狸旁边坐着一个很小的女生，至少在我感觉上很小，羞涩地低着头，嘴角微微地翘着，好像在笑什么。以上观察只在001秒以内完成，我立刻把眼神转回水狐狸身上……

“这些日子都在干什么，呆在学校不热吗？”水狐狸真是TMD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以为我愿意呀。

我总不好意思骂女生吧，更何况是个美女，我只好找个人来发泄发泄，突然想起至今仍未露面的馒头，于是用了五分钟时间捶桌指墙地痛骂了那个可怜虫一顿，突感七窍舒爽于是大笑起来。整个水莲一层突然安静了十秒钟，我很不好意思地把头探到前面。突然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五官，其发型恶心度，眼神猥琐度，完全符合一个人，那就是——馒头！

……

沉默了好久，馒头说话了：“湘子，你的毛病还没好啊？”

我不知道该痛恨我的眼睛怎么就这么迟钝，还是痛恨水狐狸的魅力太大。这种时候我往往会选择后者。

水狐狸在笑，张得大大的嘴巴和她很不相称。旁边的女孩子好像也在笑，或者是在偷吃菜，不然手掩得那么紧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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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就开始互相吹捧，什么胡子长得跟楚留香一般俊俏，鼻梁如西施一般柔美，粉刺如潘金莲一般放荡的话我早就听腻了，我渐渐习惯了帅哥和美女这两个词只能用来区分性别的事实，比如说到十点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人很暧昧地喊，美女熄灯咯～你千万别兴奋，其实就是老伊姆要断电了的意思。

不过水狐狸是美女这点是确实的，这点不论对我还是曾经遭受残酷迫害的水母来说都是 一种奇迹。想想水母见过的网友都要用脚指头数，脚指头不够数还要回来用手指头数，手指头不够脚指头继续来，如此反复。现在水母不管是手指头还是脚指头都要比正常人大一号，晚上去吃面的时候还被以为自带香肠来着。可是每次和网友见面，水母都是一路妈妈呀哭着回来让全宿舍的人轮流摸一次头以表示安慰。这在水母心中一直是个阴影。

所以看来水母是把水狐狸当成救世主了，刚刚看到他在向水狐狸要照片，八成是要回去找个位置供起来，每天半夜起来烧香。至于馒头，对这种事情就没那个兴趣。知道为什么馒头不包馅吗！一个字——抠！假如你用垂直夹角３０度偏角２０７７度去看的话，会发现眼镜上写着两个很大的“钱”字。于是我就开始教那个水狐狸旁边的小女生看来着，她说她看不见，我说你身体要再往外再往外……于是隔着嘴巴第二功能使用率过高的水狐狸，我就很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女孩子。眼睛大大的，鼻子蛮挺，小巧的嘴巴上放着她一只可爱的小食指……

“喂，什么都没有耶，你骗人！”

“嗯？这样啊，那你拿支笔来我画上去。”

“哈哈，好啊。”她眯着眼睛笑起来，用刚才那只放在嘴上的手指指着我。

于是四个人的目光同时聚焦在那根很小的手指上。那根手指在停滞了六秒钟之后，惭愧地弯曲，然后跟着害羞的手臂慢慢退回去了。她低着头，可怜巴巴地用眼角看我。我觉得很好玩，于是就问起她名字来。

“哼！为什么要告诉你？”显然她试图报复。

我笑了笑，用尽全身的电量都没起作用，倒是把自己电得两眼发黑。水狐狸看我怪尴尬的，就自作多情地跑来圆场：“呵呵，名字人家不好意思说就算了，不过ＩＤ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哦，什么东西？午夜飞猪？”

“ｘｉｎｇ ｘｉｎｇ……”

哦～我用指头暗示那个女孩靠过来听我说话，她先是很不情愿地用眼角看我，后来因为我魅力实在太大无法抵抗而屈服（事实有待考证）。

我小声地问：“是天上的ｘｉｎｇ ｘｉｎｇ还是地上ｘｉｎｇ ｘｉｎｇ？”

她先是很茫然地看着我，停顿一下，然后突然恍然大悟。举起包子一样的拳头要打我，接着一桌的人便爆炸般地笑起来。

她显然对突如其来的笑声没有准备，包子般的拳头在空中凝固，整个就是个入团仪式的ｐｏｓｅ。

“可以开始说你的誓言了。”我等得不耐烦了。

“嗯？什么？”

“你不是要说吗？”

“什么？”

“哦，你不想说，没关系，那请你谈谈对这盘菜的感想。”

“你……讨厌。”在她很委屈地坐了下去的时候，我隐约听到椅子的哭声。

她红着脸不说话，只看到她拼命地吹着喇叭嘴，冲锋的小喇叭吹得很是精彩。我看了很开心，全身的细胞都爬起来快乐地跳起探戈。

……

突然觉得好怪异，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喜欢欺负刚认识的女生了，枉费被评为本年度××大学十四号楼——５１８最佳男人奖。为了表示我对此事的抱歉，我把餐桌上与肉有关的任何食物一扫而光。食肉动物的馒头对此很是不爽，又不好意思表现，于是把眼镜摘下来，拿起曾经被水母用来擦鼻涕的印着×大医院字样的所谓眼镜布开始擦眼镜上面的那两个闪光的钱字，大大的钱字在水莲的灯光下光芒无限。

钱？没关系呀，别人请客我向来当吃不让。于是我又点了八荤八素狂吃兼狂打包。

饭局结束，一伙人准备走了，我拎着一袋宝准备回去过冬。很奇怪的是，水母几个从我眼皮底下一个接一个走过收银台！我突觉不妙欲夺门而出，却被服务员当场阻止……

怎么搞的，我赶紧叫住水母：“你个四角水母，吃饭不给钱，拍拍屁股就想走呀？”

“嗯？拍屁股？我屁股很脏吗？”

“靠，跟我装无辜。快付钱，免得我回去红烧了你。”

“……”

“没带钱？”

“……是啊。”

“那那水狐狸你……你呢？”我快晕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此刻这世上最最美丽的＃＃（另外，馒头的可能性可以不用考虑）。

“我……很抱歉，刚才水母和我说你要请客，所以……”

“……”

服务员脸绷得比大猩猩他爸的屁股还大。

我，快不行了。为什么要找我，抓那只四只角的水母放在水莲门头展览一个礼拜其实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促销呀！实在没办法，我割肉消灾。拿起那个还算饱满的钱包，含着泪……

“……”

“怎么了？”

“我钱包里面怎么都是名片？”

“你的意思是……”

“……”我快崩溃了，想不通为什么钱包里面除了那些写着人名的硬纸片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呵呵，我来好了。”那个自称ｘｉｎｇ ｘｉｎｇ的女孩露出一种很奇怪的微笑，像一个凯旋的将军踩着优雅的脚步从我身边走过，走到收银台前以同样优雅的姿态掏出钱包。

我突然感觉头上有一个硕大、晶莹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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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顿很莫名其妙的晚餐让我整整羞愧了１１２５０分钟，以至于每天我起床都要对着镜子唱《东方红》——听说这个有压惊作用。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作为一个正常的大四人应该有的生活，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理由去撮一顿，水母大前天捡了一毛钱，于是被我们逮住直接送往刘记吃活鱼三斤，吓得他再也不敢捡钱。接着前天隔壁小九便秘好了，于是我们又开心地去撮了。昨天为了纪念小九便秘康复一周天我们继续撮，听说为了纪念康复二周天，晚上还有一场丰富大餐。

一般吃完晚饭，我就泡杯咖啡蹲在十七寸显示器前泡一晚上的ＣＳ，为了掩饰男性待售品的真实身份，我把ＩＤ改成ｐｌａｙ-ｂｏｙ以表达我的美好愿望。馒头也玩ＣＳ，不过现在已经不玩了。记得以前他的ＩＤ叫ｗｏ ｓｈｉ ｇａｏ ｓｈｏｕ（他无法用英语表达出这个意思），被菜得很惨。于是改成ｙｏｕ ｓｈｉ ｈｏｕ ｓｈｉ ｇａｏ ｓｈｏｕ，继续被菜，又改ｗｏ ｑｉ ｓｈｉ ｂｕ ｓｈｉ ｇａｏ ｓｈｏｕ，被狂菜！他一怒之下用马克笔在那个价值１２００ＲＭＢ的显示器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大骂“·！＃，我不玩了可不可以”。就这样一代豪杰引退江湖。

除了玩ＣＳ，我晚上会跑回宿舍和他们讨论以前的事情，讲三年前某某欠了一毛钱未还，某某借手纸用的时候多拿了规定以外一平方分米，某某的袜子放在床底下一个季度，直到有一天良心突发想拿去洗的时候发现有一只老鼠熏死在里面，如此种种。说到爽处，我们就开怀大笑，然后便怂恿其中一个人去买酒来喝，一起来谈秦香莲。然后深更半夜我再爬围墙回去，有时候会看到很亮的月亮，心里就想，你ＴＭＤ看了我二十二年，怎么都没见你变帅过，接着心里就有点酸酸的，回去脚也不洗就睡着了。睡前看一下１２：０２，醒来再看一下还是１２：０２，只不过是白天罢了。

就这样暑假慢慢过去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学生时代最后一次暑假了（考研的除外）。浪漫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带回来很多东西。我们宿舍最酷的狼人和她女朋友带了一堆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特产过来放在狼人的床上，他女朋友很客气地请我们吃，我们都很斯文很礼貌地婉拒了，然后在狼人送她走出门的三秒后，所有的人都扑上那张单薄的床……

没有浪漫的人还在奢望有唯一的生机，浪漫的人还在幻想新的浪漫。而我呢，有空就蹲在门口看门口的老伊姆骂那家小卖部的老板。偶尔会看到一个很阳光的女孩朝我微笑，我就把她当怀春，有人说我ＹＹ，我觉得也是。只是有那么几次可以碰到一个我不敢ＹＹ的人，她留着一头绑起来的长发，水灵的眼睛……其他的种种都散发着很多迷人的味道。

我认识她，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每次看到她我都会觉得全身发抖，然后非得去北门喝一杯椰果奶茶压压惊。那是因为她身边总是有个长得很像河马的女人，还不时很有频率地眨巴着河马眼，场面很是震撼。我一向不会太嫌弃我目标以外的女生，可是她对我来说是个莫大的考验，我必须用人类极限的忍耐力才能欣赏到我想欣赏的美丽。我有时候搞不懂到底是因为那女孩太漂亮还是那河马太逼真，反正感觉上她们只是一种巧妙的互相证明的公式。于是每次喝完奶茶我都会很感谢上天能让我在同一时间见识两种极端的视觉感受。

可是今天似乎逃过了一劫，或者说连上天也无法忍受那只河马了。我看到那个长发女孩正朝着我走来……更确切地说是朝我前面她的自行车走来。

我很坦然地看着她，就像看蒙娜丽莎一样，寻找着她那一丝微笑。

她注意到有人在看她，她似乎没有回避的意思，眼睛在我身上扫描了三秒钟，我赶紧整整衣领。突然她眼睛一亮，很开心带有惊奇地说：“是你呀，呵呵，我等你很久了耶。”

我瞬时惊呆了，就像田鸡掉到礕糊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微笑着朝我跑过来，我觉得她简直是在飘，如雪花般……突然她放慢了脚步，微笑迅速退去，失望和惭愧的表情涌上她的脸，这时候她说了一句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话：“呃？我忘记戴眼镜了，不好意思。”

忘记戴眼镜？是不是我太帅了以至于看得不够清楚不够爽……显然不是。我愣了一下看她转身而去……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从她的衣服里掉落下来，那是一张纸。我赶紧捡起来，说不定可以借此……嘻嘻。正乐的时候看到她又向另一个男的跑去。

这次该不会又搞错了吧……真是个傻瓜……

突然听到那只河马的声音……

“同学，你为什么一直坐在我的自行车上？”

“嗯！＠！＃＄！＃＄！＠＃＄＃”

我觉得我也是傻瓜，哈哈。

我失魂落魄地想回宿舍，结果宿舍门被反锁起来，小心听，还可以听到几声女生的尖叫声——这年头什么鸟都有。我刚想离开就看到门旁有一只很膘很膘的动物，由体型判断是只猪，由性格判断是只懒熊，由气质判断是只乌龟，可是他偏偏就是一只老鼠！它懒洋洋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流露着一种不屑，一点离开的意思都没有，然后伸了一下懒腰继续躺着。我火大，蓄了一身力气大喊大叫，装指导员骂、装楼管批，这次它连个眼色也懒得给我。

“喂，赶走了没有？”里面有女生说话。

“嗯？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动物而躲在里面尖叫吧？”

“磂嗦！快点赶走！”

“没办法，我长得太帅了，怎么装可怕它都不相信。”

“那，那怎么办？”

“这世上一物降一物，除非……有什么东西丑到可以吓跑它……”我正说着，那只有着猪一样体格的老鼠就落荒而逃。我顺着相反的方向看去，一个人站在那里，眼睛里闪着帅气的钱字。

里面还在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一边很礼貌地去推开已经开锁的门，一边深沉地说：“馒头（加重音并停顿三秒）回来了。”

馒头显得很茫然。

推开门一看，一个很惊恐的女生急切地问我：“那东西跑了没有？”那个女生就是水狐狸。

“被馒头吓跑了……你，你来干什么？躲在男生宿舍里面尖叫，算什么事呀？”

“我我……只是想来借个系统盘回去重装，你们不在，宿舍门又开着，我就先进来，没想到就……”

“这样……”说着我递给她一把美工刀。

“嗯？做什么？”

“不是要系统盘吗？自己刻一张。”说着我跳上狼人的床偷吃他藏在床头的苹果。

 

第一部分大四了,我可以牵你的手吗(4)

 

水狐狸拿着把刀愣愣的，像一个自杀未遂的人。这时候水母爬回来，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我继续吃我的苹果，我很喜欢吃苹果，因为小时候看过改编自《圣经》的小人书，那时候书上画的亚当吃的那玩意儿就是苹果（别吃惊，小人书就是那么画的），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叫夏娃的女朋友，于是我很努力地吃，希望有一天我也有我的夏娃。

床上有很多书，包括很多考研的书，怎么说狼人也是个才子，自然和我们不一样。每当深夜水母的鼾声和馒头的梦话演绎出绝版锦绣二重唱的时候，狼人还在宿舍门外的路灯下和书本拼命。经常由于太晚回来，宿舍门已经关了，这个时候就会响起一阵男人的悲号，某夜正值月圆，于是也就有了狼人的雅号。狼人很少看文学类的书，在他看来不能由其而得到证书的书都是垃圾。唯一的一本是他女朋友送她的巴蒂海报包装的精装版《西游记》，我信手拿过来一看，惊奇地发现在每一个猪八戒的名字上都被画了一个红心，上面写着：“爱你爱你，我的猪猪！”我被吓倒了，赶紧合上书，装作很镇定地对水狐狸说：“喂，要不要吃苹果，我给你削一个。”

水狐狸看着我愣了愣，然后把目光转向地板，我也顺着看过去，满地的被摔烂的苹果——原来受惊的我把狼人一床的家当都……

“你会被杀的！”水母很忧郁地说。

我赶紧爬下床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放到床边，拿了张纸，在上面写上：“亲爱的，不小心弄坏了你的苹果，不要生我的气哦。你的小柔柔。”（最后画个红心ｐｅｒｆｅｃｔ！）放到苹果上面。

然后我就很神气地坐到水狐狸旁边，告诉她狼人最怕的就是我了，就算被我砸破脑袋也不敢有意见。

“呵呵，还吹，正事干了没有？”

“嗯？”

“你们不是重修吗？那复习了没有？”

“啊！复习材料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水母像狂癫病突发一样叫起来，我看要不是水狐狸这么一讲说不准他刚才还以为我们是提早来学校度假呢。

“呵呵，我就知道，没关系，我会帮你们搞定的。”水狐狸像看小孩一样地看着水母。

“嗯？狐狸，你不是外语系的吗？数学系的东西你怎么搞定，难道你前任男友退休之后隐居到数学系养老？”我说这话的时候看到水母用那种恶毒的眼神看我。

“哈，你呀改不了你那二胡嘴巴，其实是ｘｉｎｇ ｘｉｎｇ有办法，她是数学系的咯，我帮你去说一下。”

“嗯？那只母猩猩？我才不稀罕……”我还没说完就看到水母正用那种很纯情很天真的眼神看着水狐狸，整个就是汉奸转世。

“呵呵呵呵，好了，我明白，不过黄湘子好像不大愿意，我也不想做坏人，给你个电话，要的话你们自己找她，人家帮不帮你是另一回事。”说着她就在纸上刷刷地写起来。

１３９６……星星……

“不是电话，是手机啊！”突然馒头冒出一个头来。

“ＭＤ，这还用你说，你以为我是瞎子呀？”我不爽地说。

水狐狸好像拿到了系统盘，站起身来准备走了，“那我走了，有空打她电话。”

“是手机不是电话！”馒头站起来说。

“你发什么病？不说话没人当你痴呆！”我火气。

“可是……可是真的是手机嘛……”馒头躲在床上很委屈地说。我和水母冲上去把他压在床上狂打。一旁的水狐狸看掉了一排牙齿。

送完水狐狸，我开始商量晚饭问题，本来已经说好的小九便秘康复二周天纪念日，可是由于小九便秘再度发作而报销。奇怪的事，这次小九居然不去看医生，明显有诈。于是大家开始寻找新的目标，面面相觑着，这个时候谁打个喷嚏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目标，气氛十分凝重。呆了一会儿差点窒息，我赶紧带了点书畏餐潜逃。水母叫住我问我要不要手机号码，我说不想要，就潇洒地走了。

从理论上说，我不是个好学生，从实际上说我是个好学生。这是我研究了好几年得出来的结论，为了证明这个结论我去了图书馆自修。说起图书馆自修室真可谓藏龙卧虎潜神隐鬼，看是一片平静，实则波涛汹涌、暗流涌动，万千高手厮杀于无形。虽然学校自修的地方很多，但由于此处出现恐龙的几率比较低，于是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有其独门武功，并且要运用自如，最常见的有几种招法，以下作相应分析，请大家做好笔记：

１．见缝插针　此招只需携带简单物品，环绕自修室公转，一看有人离开即飞身而坐。招数原名：见椅插屁　杀伤指数：６６　美观指数：２２　需具备灵敏度：６５　被咒骂指数：３０　江湖排名……

２．镇海金针　此招使用者必须相当早起，赶在管理员开门前到达，在门开的那一瞬间把书包压在想要的位置上，然后回去继续睡觉，想来的时候再来。招数原名：书包蹲坑　杀伤指数：８６　美观指数：６０　所需灵敏度：２０　被咒骂指数：１００　江湖排名第三

３．菩萨贴符　此招设备简单，方法易学，无需培训，只要拿张写着“有人”的字条交给学过第二招的人即可。杀伤指数：７７　美观指数：８８　所需灵敏度：０　被咒骂指数：未知　江湖排名第二

４．美人抚琴　此招必须具备良好的相貌。只需拿本书半遮着脸，微笑地看着你想要坐的那个位置上的人。如果是异性，效果视你的相貌而定，假如是同性必定无敌。杀伤力：正无穷　美观度：负无穷　所需灵敏度：０　被咒骂度：０（有的话直接被打）　江湖排名首位

当然，像我这种人是混不了江湖的，什么招数只懂得理论，根本没有实战经验。往往用上最简单的招数都可以把我搞定，于是我也不想自讨没趣。去了旧馆找了本书就原地蹲在那里作如厕状，别人看了都不敢靠近，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看书了。我喜欢看有彩图的书，这大部分和我专业有关，不过也不排除书上经常会没有任何意义地闪过美女照片的诱惑。我一向不觉得这是一种不良习惯，美乃天造，不赏即罪。偶尔会看到一个女生，拿着一张纸巾躲在角落里抱着手机小声呜咽，旁边一捆的纸巾在地上静坐得不耐烦。看着就觉得很羡慕，找个人来伤自己的心何尝不是件乐事。想着我拿起了自己的砖式手机，你是不是很吃惊我居然敢拿出来伤风败俗？水母每次看到我的手机就大声叫：“你干吗拆我硬盘？”一次上课不小心放在了桌上，老师看到了劈头就骂：“不是跟你说过了不准带早餐的吗？”在食堂边上接电话，迎面来的一个伙计跑过来说：“你这饭盒好别致，哪里买的？”晕，他们不知道这手机有个好处，下雨天可以当伞用。

不过还是蛮好用的，或许是因为有了感情吧，人就是这样，相处久了的东西就会一厢情愿地赋予它感情。我很喜欢轻轻按着那种键盘的感觉，熟悉的动作按动着全新的号码……有些东西我还是记得很牢的。

“喂，你好。”

“啊！拨通了？”

“废话，不然你以为你是在听收音机吗？”

“那个……我……该说什么好？”我显然有点不知所措。

“这个嘛，嗯……这样吧，你就说，我很漂亮，暗恋我很久了，怎么样，呵呵？”那个女生在那边很调皮地笑起来。

“……”我流汗了，“大伯，不好意思，我打错电话，打扰您了，再见。”

“哇～～～你叫我什么来着，你你～～喂喂不准挂电话。”

“嘟～～嘟～～”

“哇～不准挂！”

“嘟～～嘟～～”

“哇～～”

“喂，我还没挂，你你～你不要叫太大声，图书馆漂亮的管理员小姐正在看我呢！好了，我真的打错了，再见。”我刚讲完，就发现站在我周围方圆五米的女生全部转过身来。

然后我就挂了手机，把头发整得很学生的样子准备走人。突然电话又响了，是她。

“喂～干吗挂我电话，我知道……”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已被限制呼出。”

“啊，怎么这么快就没钱了……”说着她就挂了电话，我在图书馆门口笑得前俯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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